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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阳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

Herceptin耐药机制的新进展
李雨琴，黄　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诊断与研究中心，湛江 524001)

摘　要：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 是乳腺癌中最重要的癌

基因，在乳腺癌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和演化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erceptin，一种人源化单克隆

抗体，已广泛用于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中，疗效显著，并已成为靶向治疗的一线药。然而，

大部分 HER2 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在接受 Herceptin 治疗一年后会发生耐药。现对 Herceptin 耐药的可能机制、

恢复药物敏感性的可能方法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Herceptin 耐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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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in Herceptin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targeted therapy

LI Yu-Qin, HUANG Jian*
(Center for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Researc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1, China)

Abstrac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cogene in breast cancer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liferation,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evolu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Herceptin, a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t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and has become a first-line drug for targeted therapy. However, most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develop resistance after one year of Herceptin treatment.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Herceptin resistance, the possible methods of restoring drug susceptibility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Herceptin resistance research.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HER2; Herceptin; resistance mechanism

HER2 是乳腺癌中最重要的癌基因，在 20%~ 
25% 的浸润性乳腺癌中过度表达，在乳腺癌细胞

增殖、侵袭、转移等生物学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1]。Herceptin ( 赫赛汀 ) 为人源化单克隆抗体，

其单抗名为 Trastuzumab ( 曲妥珠单抗 )。Herceptin
已广泛用于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中，

是肿瘤靶向治疗领域中非常成功的一种单抗药物，

3 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 2019 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

奖。但约 50% 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在用药 1 年内对

Herceptin 治疗产生耐药 [2] ，其耐药机制尚未完全

阐明。深入研究 Herceptin 耐药的机制，不仅有助

于恢复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的敏感性，也为新型靶

向药物的研发及新的治疗途径提供理论依据。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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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 Herceptin 耐药机制、恢复药物敏感性的方法

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 Herceptin 耐药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

1　HER2基因突变及下游PI3K/AKT信号通路

激活

HER2 基因突变可能改变了磷脂酰肌醇 3 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 PI3K)/AKT 级联信号

传递，这可能减弱了 Herceptin 对 PI3K/AKT 通路的

抑制作用 [3]。在 Herceptin 治疗后耐药并发生转移的

乳腺癌患者中，其转移灶 HER2 突变的频率 (27.8%)
高于耐药前肿瘤原发灶的突变率 (2.24%)，表明

HER2 基因突变与 Herceptin 耐药可能相关 [4]；同时，

抑制 PI3K/AKT 信号可恢复 HER2 突变型肿瘤细胞

对 Herceptin 的敏感性 [3]。

1.1　HER2-L755S基因位点突变可增强HER2自身

磷酸化

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经 Herceptin 治疗后，出现

HER2基因突变的频率 (27.8%)高于原发肿瘤 (2.24%)，
表明 HER2 基因突变与 Herceptin 耐药有关；其中，

HER2-L755S 位点突变最常见于 Herceptin 治疗后

的复发患者，大约占 HER2 突变的 60% [4]。HER2-
L755S 位点突变通过增强 HER2 自身磷酸化水平，

从而影响下游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和 c-Jun 氨基末端激酶 (c-Jun 
N-terminal kinase, JNK)/ 应激活化蛋白激酶 (stress-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SAPK) 等信号通路 [5-6]。在

HER2-L755S 位点突变的细胞中，处于 HER2 下游

的在细胞增殖和凋亡中起重要作用的 PI3K/AKT 信

号通路表现出 MAPK 和 PI3K/AKT/mTOR 过度活

化的现象；而且研究发现，在 Herceptin 耐药细胞

株中，PI3K/AKT 信号通路在 Herceptin 存在的情况

下仍持续活化，导致 Herceptin 对细胞的生长抑制

作用减弱，从而抑制了 Herceptin 介导的细胞周期

停滞和细胞凋亡 。当拉帕替尼或来那替尼与 PI3K
抑制剂联合使用时，可协同抑制 HER2-L755S 位点

突变细胞的生长，同时 MAPK 和 PI3K/AKT/mTOR
通路明显被抑制；而另一种 HER2 突变 del.16 (HER2
细胞外结构域中的外显子 16 缺失 ) 通过激活下游

Src 激酶信号也和 Herceptin 耐药有关 [7]。

1.2　PIK3CA基因突变以及PI3K/AKT信号通路异

常调控

PIK3CA 基因突变可导致细胞 PI3K 和 Ras/MAPK
信号通路过度激活，在突变的细胞中可以检测到 

PI3K 和 Ras/MAPK 信号通路过度激活与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受体有关。正常的生长激素 - 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 1 轴 (GH-IGF1-axis) 在乳腺细胞的增殖、分

化和凋亡中起重要调节作用，而过度活化的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 1 受体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IGF1R) 信号通路则有可能导致细胞恶性增殖和迁移。

IGF1R 常在 HER2 阳性乳腺癌中表达，并且与

HER2 等存在多种信号通路交互作用。有证据表明，

IGF1R 与 HER2 和雌激素受体 (estrogen receptor, ER)
均存在串扰 [8]。临床试验提示，在抗 HER2 治疗中，

激素受体阳性 (HR+)/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缓解率

较差，其机制可能是：在 Herceptin 的作用下，表

皮生长因子受体 (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和 HER2 的表达下降，雌激素受体表达增加并激活

IGF1R，使其作为替代的生长信号逃避 Herceptin 的

作用 [9]，这可能与激活了 HER2 下游的 PI3K 等信

号通路有关。因此，生长激素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轴的异常调控可能是耐药原因之一。此外，在

HER2 阳性乳腺癌细胞系中，Herceptin 与 IGF1R- 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联合使用可明显增强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抑制。在耐

Herceptin 的 HER2 阳性乳腺癌细胞系中，他莫昔

芬与 IGF1R-TKI 联合作用可观察到与亲本细胞相

似的反应，因此，针对 ER 和 IGF1R 的药物联合

HER2 靶向治疗可能是 HER2/ER/IGF1R 阳性乳腺

癌患者 HER2 靶向治疗和化疗的一种替代方法 [10]。

1.3　HER2截短体p95HER2的高表达 
p95HER2 是 HER2 的一种剪切体，HER2 阳性

乳腺癌细胞中 p95HER2 表达高达 30% [11]。由于

p95HER2 缺乏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结合位点，

但仍保留了其胞内的激酶活性区，因此难以与抗

HER2 的药物结合。在 Herceptin 耐药的部分患者中，

p95HER2 的高表达表明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在基于

Herceptin 的治疗中效果不佳，将会导致患者对 Herceptin
以及帕妥珠单抗产生耐药性。在接受 Herceptin 治

疗的部分患者中进行活检，发现 p95HER2 和 HER2
总表达量升高，表明先前的抗 HER2 抗体治疗可能

导致了截短体 p95HER2 的表达水平升高 [12]。    

2　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及其相关信号通路

的活化 

HER2 阳性乳腺癌是由具有干细胞样自我更新

和分化特性的细胞驱动的，这一类细胞称为肿瘤干

细胞 (CSCs)，CSCs 与放疗、化疗耐药和肿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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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而磷酸化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 3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等信号分子及 Notch 信号通路能促进干细胞标志

物表达以及上皮间质转化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同时与促进乳腺干细胞存活和自

我更新有关的 Notch 信号通路的调控在 Herceptin
耐药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13]。

2.1　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及EMT相关分子的活化

在 50%~60% HER2 过表达的乳腺癌中发现，

磷酸化的 STAT3 能促进干细胞标记物 (Oct-4、Sox-2
和 CD44) 表达、肿瘤球形成以及 EMT，联合应用

Herceptin 和 STAT3 抑制剂对癌细胞生长有协同抑

制作用。敲除 STAT3 基因可使干细胞标记物 Oct-4、
Sox-2 和 CD44 等的表达及肿瘤球形成能力下降，

而靶向磷酸化 STAT3 的药物可以克服 Herceptin 诱

导的 HER2 过表达的乳腺肿瘤的耐药，因此 HER2
诱导的 STAT3 信号可能是干细胞特性诱导耐药的一

个潜在机制 [14]。在肿瘤原发耐药细胞中，EMT 过

表达的调节因子 SLUG/SNAIL2 与 HER2 阳性基底

细胞表型一致。而 Herceptin 耐药株 JIMT1 乳腺癌

细胞富含 SLUG/SNAIL2 等 EMT 特征，敲除 SLUG/ 
SNAIL2 基因则抑制 CD44+CD24-/low 的表达。在 EMT
过程中，SNAIL2 与钙黏附蛋白 E (E-cadherin/CDH1)
基因启动子区结合从而抑制 Cdh1 的转录，而 SLUG/ 
SNAIL2 基因敲除与上皮特异性基因标记物 CDH1
和闭锁蛋白或闭锁带 -1 (occludin or zonula occludens-1, 
OCLN/ZO-1) 有关。稳定敲除 TWIST1 基因则大部分

涵盖了敲除 SLUG/SNAIL2 基因的转录效应，并且

随着 TWIST1 mRNA 水平降低，EMT 驱动子 SNAIL2
和 EMT 标记波形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受到抑制。

耐药细胞株 JIMT1 敲除 TWIST1 基因，则细胞中

CD24 转录水平也显著升高，但 CD44 转录水平仍

未改变；同时，Herceptin 对 SLUG/SNAIL2 基因敲

除的 JIMT1 细胞生长抑制作用明显，药物敏感性

增加 [15]。

2.2　Notch信号通路的活化及配体Jagged1的过表达

Noch1 和 Notch 配体 Jagged1 的过表达提示患

者预后不良，HER2 的高表达则抑制了细胞膜上

Jagged1 的表达，从而减弱 Jagged1 富集的乳腺干细

胞的能力。当 HER2 被雷帕替尼抑制时，细胞膜上

的 Jagged1 从低表达向高表达转换，同时 Notch 被

诱导表达，停留在分裂 S 期的细胞百分比增加，最

终诱导出对雷帕替尼耐药的乳腺癌干细胞，而

Jagged1 高表达的细胞具有较高的致瘤能力和富

集 CSCs 的能力 [16]。研究表明，CD44+CD24-/lowCSCs
亚群由于自噬导致HER2在细胞膜上表达水平较低，

自然杀伤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 NK 细胞 ) 无法靶

向HER2以促进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因此 Herceptin 无法有效靶向 CD44+CD24-/low CSCs
致瘤亚群 [17]。使用 Notch 信号通路抑制剂与 Herceptin
联合使用，在抑制 Notch 信号通路的同时，也可明

显诱导耐药细胞的凋亡。在敏感株中敲除 Notch-1
基因后细胞增殖能力降低 30%，而在 Herceptin 耐

药株中可降低 50%，因此 Notch 信号通路的活化与

肿瘤干细胞的存活和自我更新有关。研究表明，先

后靶向 HER2 和 Jagged1 用药既可以消除 HER2 驱

动肿瘤细胞的作用，也可以消除抗 HER2 诱导的

Jagged1 富集的 CSCs，或者联合使用 pSTAT3 抑制

剂在抑制 Notch 信号通路的同时也可明显诱导耐药

细胞的凋亡 [16]。 

3　宿主免疫与Herceptin靶向治疗及肿瘤异质

性的相互作用

HER2 阳性乳腺癌通常被认为比激素受体阳性

(HR+)/HER2 阴性乳腺癌更具有免疫原性，而特异

性分子 HER2 阳性富集的亚群比其他 ( 如 Lumina A
或 B) 更具有免疫原性 [18]，由此可见宿主免疫系统

在 HER2 阳性乳腺癌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HER2 阳性乳腺癌细胞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TILs)
水平一般高于激素受体阳性 (HR+)/HER2 阴性乳腺

癌细胞，也提示 HER2 阳性通常具有较强的免疫

原性 [19]，对 Herceptin 的反应比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水平较低的肿瘤更明显 [20-21]。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

高百分比通常预示着临床上预后较好 [22]，这可能是

因为 Herceptin 与 HER2 胞外区结合促进了 HER2
内化和细胞内降解，增强了 HER2 在主要组织相

容性复合体 (MHC) 受体上的表达。因此，宿主免疫

与 Herceptin 靶向治疗及肿瘤异质性的相互作用有

关。

3.1　Herceptin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促进特异性T
细胞免疫 

Herceptin 主要通过 NK 细胞介导的抗体依赖性

细胞毒作用 (ADCC) 来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或杀伤肿

瘤细胞。当 Herceptin 与细胞表面的 HER2 结合时，

免疫球蛋白的 Fc 段与天然免疫效应细胞上的 Fc-γ
受体 (FcγR) 相互作用，从而激活 NK 细胞、中性粒

细胞和 γδT- 细胞等发挥 ADCC 作用，这种 ADCC
作用增加了肿瘤微环境中肿瘤抗原的表达，同时有



生命科学 第32卷50

利于 FcγR 介导的抗原提呈细胞对免疫复合物的吞

噬作用 [23]。因此，提高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

能力是克服耐药的关键。然而，恶性肿瘤患者肿瘤

细胞可产生可溶性免疫抑制分子从而使机体免疫系

统处于抑制状态，同时缺少相关免疫共刺激因子、

细胞毒 T 细胞相关抗原以及辅助 T 细胞等，因此恶

性肿瘤患者存在的肿瘤逃逸现象使得目前免疫治疗

的疗效受到一定限制。过表达 HER2 的 BT474 荷瘤

小鼠中，96% 的肿瘤生长可被 Herceptin 抑制；然而，

在缺乏 Fc 受体的小鼠中，仅有 29% 的肿瘤的生长

被抑制 [24-25]。Herceptin 与天然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促进了肿瘤特异性 T 细胞免疫的发生和发展，这一

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NK 细胞主要为

树突状细胞，可增强肿瘤抗原向细胞毒性 CD8+T 细

胞的提呈，并增强 CD4+T 细胞向抗肿瘤 T 辅助型 1 
(Th1) 表型的极化；其二，Herceptin 依赖的 NK 细

胞活化可促进细胞因子分泌，从而促进免疫细胞募

集和功能极化 [23]。另有研究提示，瘤周脂肪细胞及

前脂肪细胞可以分泌一些细胞外基质成分，在肿瘤、

抗体及免疫细胞间形成物理屏障，致使 ADCC 效应

减弱，从而引起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直接对肿瘤

细胞产生保护作用 [26]。近来，能够释放抗肿瘤免疫

反应的药物，如检查点抑制剂等，开辟了新的肿瘤

治疗策略 [27]，因此免疫系统不仅对预后起着重要作

用，而且对 Herceptin 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3.2　Herceptin刺激免疫效应细胞分泌IFNγ从而上

调PD-L1
Herceptin 已被证明具有 HER2 抗体介导的抗

肿瘤活性，可上调免疫检查点分子并导致免疫逃避，

这可能与其适应性免疫应答有关。研究表明，

Herceptin 与靶向免疫检查点的药物联合使用，可以

抑制部分 Herceptin 耐药 [25, 28] ：在肿瘤浸润淋巴细

胞中可观察到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 (programmed 
cell death-1, 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 (programmed 
cell death-1 ligand, PD-L1) 和其他免疫检查点分子

高表达 [27] ；使用 Herceptin 治疗 HER2 转基因小鼠，

可上调 T 细胞应答的重要负调节因子 PD-L1。单用

Herceptin 作用于 HER2 过表达的人乳腺癌细胞时

PD-L1 表达水平无明显改变，但在 HER2 过表达乳

腺癌细胞与人外周血免疫细胞共同培养时 PD-L1 表

达水平升高，而且 PD-L1 上调这一现象可被中和干

扰素 γ 的药物所抑制。使用 Herceptin 治疗 HER2
高表达的乳腺癌细胞时，加入重组干扰素 γ 可显著

上调 PD-L1 的水平，但在 HER2 阴性细胞中无此现

象。敲除 HER2 或使用 HER2 激酶抑制剂时，乳腺

癌细胞 PD-L1 蛋白水平明显下降 [29]。在免疫细胞

存在的情况下，Herceptin 对 PD-L1 的上调仅限于

PD-L1基础表达水平高的HER2过表达乳腺癌细胞；

而抑制 HER2 下游的细胞信号转导也可能下调 PD-
L1，但这一现象取决于癌细胞的遗传背景。在动物

实验中发现，使用抗 PD-L1 和抗 HER2 的联合抗体，

和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药物相比，可以明显提高

抗肿瘤效果，并能提高机体免疫应答反应，增加肿

瘤内杀伤性 CD8+T 淋巴细胞的比例。因此，这种

双特异性抗体通过对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中

PD-1/PD-L1 检查点的阻断增强了抗肿瘤作用 [30]。 

4　表观遗传相关基因的沉默导致Herceptin耐药

DNA 甲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

参与调控多种关键基因在癌症中的表达 [31]，因此

DNA 甲基化状态已成为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癌症表

观遗传生物标志物。这些表观遗传标记可用于早期

发现肿瘤或识别癌症风险增加的患者，以及评估患

者疾病进展或预测患者对抗癌药物的反应，例如乳

腺癌启动子甲基化灭活 BRCA1[32] 和 RASSF1A[33] 等，

然而与 Herceptin 抗性相关的甲基化基因尚不明

确。有研究者应用 DNA 甲基化芯片、转录组学分

析 (RNA-Seq)、NG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等
技术对耐药株 JIMT1 细胞和敏感株 SKBR3 细胞的

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差异表达基因是

多克隆抑制复合物 2 (PRC2) 的组成部分，它们在耐

药株 JIMT1 细胞中表达较高，提示 PRC2 复合物在

Herceptin 抗性中可能起作用，这可能与 Wnt 信号

通路有关 [34]。

4.1　CpG岛甲基化沉默TGFBI基因诱导Herceptin
耐药

在 Herceptin 敏感和耐药 HER2 阳性人乳腺癌

细胞模型中，有研究人员通过 DNA 甲基化芯片、

RNA-Seq 等方法对耐药型和敏感型细胞进行了分

析。通过分析与基因转录起始位点相关的启动子

CpG 岛的甲基化发现，TGFBI 基因的表观遗传失活，

表明 CpG 岛的甲基化可能与 Herceptin 的耐药途径

相关；而 TGFBI 的高甲基化也提示，其作为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 Herceptin 耐药的生物标记物具有

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在敏感和耐药细胞模型中，

通过 DNA 甲基化芯片、RNA-Seq 对 TGFBI、CXCL2
和 SLC38A1 等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和表达水平进行

分析发现，这些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升高和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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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降与 Herceptin 耐药相关。在原发性肿瘤中，

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TGFBI基因高甲基化与Herceptin
耐药显著相关，耐药模型中 TGFBI 的异位表达提

示对 Herceptin 治疗的敏感性增加 [35]。

4.2　miR-375表观遗传沉默与ANKRD44基因沉默

诱导HER2阳性乳腺癌耐药

Ye 等 [36] 对耐药乳腺癌细胞进行微阵列分析

并筛选出差异表达的 micro-RNAs (miRNAs)，发现

miR-375 是 Herceptin 处理的乳腺癌细胞中少数几个

显著下调的 miRNA 之一，该 miRNA 通过靶向 IGF1R
成为 Herceptin 作用的关键调节因子。miR-375 表观

遗传沉默通过靶向 IGF1R 并使其上调，从而诱导

HER2 阳性乳腺癌耐药，因此 miR-375 可作为潜在

的靶点与 Herceptin 联合治疗 HER2 阳性乳腺癌。

La Ferla 等 [37] 在部分乳腺癌患者中根据接受 Herceptin
新辅助治疗的特异性反应，将其全部外显子进行

测序，发现 ANKRD44 基因在 HER2 乳腺癌细胞系

BT474 中被沉默，且通过 TAK1 (TGFβ-activated kinase 1)/
AKT 信号通路激活核转录因子 (nuclear factor κB, 
NF-κB)，导致耐药细胞的糖酵解水平上升、乳酸

脱氢酶 β 蛋白上调以及肿瘤相关钙信号转导蛋白

(tumor-associated  calcium  signal transducer 2, TROP2)
表达升高，而 TROP2 蛋白表达增加则与侵袭性肿

瘤有关，由此推测 ANKRD44 基因是一个潜在的参

与 Herceptin 耐药的基因。因此，ANKRD44 基因沉

默是 Herceptin 耐药的一个新的关键因素，也是

Herceptin 新辅助治疗应答的一个可能的预测指标，

抑制 NF-κB 可作为提高细胞对 Herceptin 敏感性的

一种新策略。

4.3　MEL-18扩增有助于维持Herceptin的敏感性

MEL-18 位于 HER2 基因扩增子上，约在 30%~ 
50% 的 HER2 阳性乳腺肿瘤中过表达。MEL-18 扩

增使得肿瘤对 Herceptin 敏感性增加，同时提示临

床效果较好；反之，其减少则通过促进去整合素金

属蛋白酶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ADAM)
介导的ErbB配体的产生和受体异二聚化诱导Herceptin
耐药。先前研究表明，多梳 (polycomb group, PcG)
蛋白是重要的表观遗传调节因子，由抑制复合体

(polycomb-repressive complex, PRC) 1 和 PRC2 两个

多重复合体组成，而 MEL-18 及其同源物 BMI-1 是

PRC1 的核心组成部分 [38]。MEL-18 敲低导致 HB-
EGF、NRG1 分泌的数量减少以及特异的 EGFR 和

HER3 的配体数量增加，MEL-18 过表达则 EGFR 和

HER3 的配体等数量减少，因此，MEL-18 通过抑

制配体介导的 ErbB 异二聚化来降低 ErbB 受体激

酶活性。通过对 MEL-18 靶向的 ADAM10、ADAM17、
TGF-A 等基因的差异性表达分析发现，ADAM
家族蛋白在介导 ErbB 的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MEL-18 与 PRC2 和 PRC1 协 同 抑 制 ADAM10 和

ADAM17 的表达，ADAM10/17 抑制剂和 Herceptin
联合使用可以克服由于 MEL-18 丢失导致的 Herceptin
耐药。伴随 MEL-18 扩增和 ADAM17 低表达的接

受 Herceptin 治疗的患者显示无进展生存期延长，

而 MEL-18 通过介导 HER2 的功能来提高肿瘤对

Herceptin 的敏感性 [39]。

5　展望

采用 Herceptin 治疗 HER2 过表达的乳腺癌，

可明显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但是随之而来产生的耐

药以及耐药后的临床治疗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难题之

一，因此全面认识产生耐药的潜在分子机制对肿瘤

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前文阐述了 HER2 阳性乳腺

癌靶向治疗药物 Herceptin 耐药机制主要包括 HER2
基因突变、PI3K 调控通路的异常激活、肿瘤干细

胞的自我更新、宿主免疫调控、表观遗传学的影响

等多个方面。除此之外，在 Herceptin 耐药机制中，

PTEN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deleted on 
chromosome ten)、热休克蛋白 90、p27kip1、黏蛋白 4 
(mucin 4, MUC4) 等均可作为生物标志物，因此可

根据生物标志物的变化调整相应的靶向药物。目前，

克服 Herceptin 耐药的主要方法是联合用药，例如

联合使用PI3K/AKT及Ras/MAPK信号通路抑制剂、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拉帕替尼、T-DM1[40-42]、

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抑制剂 (CDKIs) 以及增加肿

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TRAIL)[43] 等。联合

使用抗 HER2 抗体和抗 HER3 抗体的药物，可抑制

HER2-HER3 相互作用，从而提高肿瘤治疗效果 [44]。

一种人肽酶 D 的重组酶活性突变体 PEPDG278D 可与

HER2 胞外域结合，下调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并强烈抑制癌细胞中 MUC4 对 HER2 的保护作用，

从而使 HER2 直接降解，同时也提高了紫杉醇的治

疗效果，这有助于克服 HER2 阳性乳腺癌的耐药 [45]。

通常联合用药的目的是增加患者对 Herceptin 的敏

感性，改善乳腺癌患者的预后，然而同时联合使用

多种药物势必会给患者带来负担。阐明 Herceptin
产生耐药的关键机制，不仅有助于研发新型靶向药

物，恢复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又可减轻患者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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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也为寻找肿瘤治疗新途径提供了参考依据。因

此，进一步针对 HER2 阳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

Herceptin 耐药机制的基础或临床研究十分必要。

综上，对 HER2 阳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

Herceptin 耐药机制的研究还不足，因此更为全面地

研究基因突变、表观遗传、肿瘤干细胞促瘤或抑瘤

作用及机制，对于靶向药物 Herceptin 抗肿瘤作用

至关重要，也可为寻找肿瘤防治新靶点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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